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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再袭面包店》为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文集中的一种，是在《青春三部曲》和《挪威的森林》
之间的承前启后之作，六个精巧的短篇，合力勾勒出又一个村上春树式的青年——永远是懒懒散散，
永远是妙语如珠，看见正经人物就要发笑，干了正经活就觉难受⋯⋯是主流社会的边缘人。
　　看似互不相干的6个短篇，却演绎出人入中年的必有光景：少年的浪漫、青春的冲动，已经越来
越远；日常的琐碎，世俗的牵累，而今挥之难去。
看看这位横跨6篇的“我”吧：开头还敢深夜冒险，携妻“再袭面包店”，还有闲心窥视“象的失踪
”，就在此话题在年轻女子面前夸说一番；然而到后来，他却不得不牵扯进“家庭事件”，奉陪煞有
介事的未来妹夫，不得不离开有趣的“星期二女郎”，在死胡同里干起寻猫的无聊色勾当。
“要是世上的人全部像你这样，世界怕是要变得一塌糊涂”。
在妹妹如此指责之后，玩世不恭的“我”，终于也转起了“我们到底要往什么地方去”的念头。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再袭面包店>>

作者简介

　　村上春树（1949—），日本著名作家。
京都府人。
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
1979年以处女作《且听风吟》获群像新人文学奖。
主要著作有《挪威的森林》、《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舞！
舞！
舞！
》、《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天黑以后》等。
作品被译介至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深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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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再袭面包店象的失踪家庭事件双胞胎女郎与沉没的大陆罗马帝国的崩溃 一八八一年印第安人起义 希
特勒入侵波兰 以及狂风世界拧发条鸟与星期二的女郎们村上春树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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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再袭面包店？
　　我至今也弄不清楚将袭击面包店的事告诉妻子是否属于正确的选择，恐怕这也是无法用正确与否
这类基准来加以推断的问题。
就是说，世上既有带来正确结果的不正确选择，也有造成不正确结果的正确选择。
为了避免出现这类非条理性一我想可以这样说——我们有必要采取实际上什么也未选择的立场，我便
是大体抱着如此态度来生活的。
发生的事情业已发生，未发生的事情尚未发生。
　　从这一立场考虑事物，无疑是说我不管怎样反正向妻子讲了袭击面包店的事。
讲过的话就是讲过了，由此发生的事件已经发生了。
倘若这一事件在人们眼里显得有些荒唐，那么我想其原因大概应该从包括此事件在内的整个实际情况
中去寻找。
然而无论我怎样想，事情都不可能因此而有某种改变。
这终究不过仅仅是我个人的想法而已。
　　我在妻子面前提起抢面包店的往事，是由一点微不足道的话头引发的。
事先既无提起的思想准备，又非心血来潮而娓娓道来的。
在我本身将“抢面包店”这句话当着妻子的面说出口之前，我早已把自己曾抢过面包店的事忘到九霄
云外去了。
　　当时使我回想起面包事件的，是实在忍无可忍的饥饿感，时间已快下半夜两点。
我和妻子是六点吃的晚饭，九点上床合目。
不知什么缘故，那时两人居然同时睁眼醒来。
醒来不一会，饥饿感便如《奥兹国历险记》中的龙卷风一般袭上身来。
那是一种毫不讲理的势不可挡的饥饿感。
　　然而电冰箱中似乎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足可冠以食物这一称谓，有的只是凉拌菜调味品、六听啤酒
、萎缩不堪的元葱、黄油和除臭剂。
我俩是大约两周前刚结的婚，尚未牢固确立对于饮食生活的共识。
当时要确立的东西委实堆积如山。
　　那时候我在法律事务所上班，妻子在一所服装学校做事务性工作。
我不是二十八就是二十九岁（不知何故我就是想不起我结婚时的年龄），她比我小两岁八个月。
生活忙得晕头转向，就像一个立体窟窿，里面挤得一塌糊涂，根本无暇顾及什么采购备用食品。
　　我们下了床，移身厨房，不约而同地隔着餐桌面面相觑。
睡过一觉后两人都饿得肚肠一空如洗，连将身体躺下都感到痛苦，可爬起来又干不成别的——毕竟是
过于饿了。
至于如此汹涌的饥饿感从何处如何而来，我们却不得而知。
　　我和妻子怀抱一线希望，轮番开了好几次冰箱门。
但任凭开多少次里边内容都一成不变：啤酒、黄油、调味品和除臭剂。
黄油炒元葱倒不失为一种吃法，但很难认为两个半死不活的元葱会卓有成效地填满我们的辘辘饥肠。
元葱这东西本应和别的什么一起投人嘴中，而并非可以单独充饥的那类食品。
　　“来个除臭剂炒调味品？
”我提出个玩笑议案，不出所料，对方不屑一顾。
　　“开车到外面找家通宵饭店如何？
”我说，“开上国道肯定碰得到的。
”　　可妻子再次否决了我的提案，她说她讨厌去外面吃什么饭。
　　“半夜十二点都过了，还出去外面吃饭，显然不正常！
”她说。
在这方面她顽固守旧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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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晤，那倒也是。
”我吐了口气说。
　　或许是新婚燕尔常有的事，妻子的意见（或建议）听起来总似乎给我某种启示。
经她如此一说，我感到我们现在的饥饿乃是一种特殊饥饿，解决起来不应该在国道沿线的通宵饭店里
敷衍了事。
　　所谓特殊饥饿是怎么回事呢？
　　我可以将其作为一幅画面提示出来：　　①乘一叶小艇飘浮在静静的海面上。
②朝下一看，可以窥见水中海底火山的顶。
③海面与那山顶之间似乎没隔很远距离，但准确距离无由得知。
④这是因为海水过于透明，感觉上无法把握远近。
　　在妻子说不乐意去什么通宵营业的饭店而我勉强表示同意之前的两三秒钟时间里，我脑海中浮现
出来的基本上是这么一种图像。
我不是弗洛伊德，不可能明确地解析这一图像究竟意味什么，但这图像属于含有某种启示性的类型，
这点凭直感我还是看得出来的。
唯其如此，我——尽管饥饿感凶猛得那般异乎寻常——才差不多自动地同意了她的提议（或声明），
而没有为吃饭而外出。
　　百般无奈，我们只好打开啤酒来喝。
因为较之吃元葱，毕竟喝啤酒要好得多。
妻子不大喜欢啤酒，六听中我喝了四听，她喝了其余两听。
我喝啤酒的时间里，她像十一月里的松鼠一样把厨房的货物架底朝上细细翻了一遍，总算在口袋底部
找出四块奶油甜饼。
那是做冷冻蛋糕的底托时剩下的，因受潮已变得甚为绵软，但我们仍不胜怜爱地每人嚼了两块。
　　遗憾的是，易拉罐啤酒也好奶油甜饼也好，在我们宛似从空中所见的西奈半岛一般横无际涯的空
腹中竟没留下丝毫痕迹，不过是从窗外稍纵即逝的一幅凄凉景致而已。
　　我们时而读啤酒罐上的印字，时而反复看钟，时而觑一眼电冰箱的门，时而翻一下昨天的晚报，
时而用明信片边缘将散落在桌面上的甜饼屑收在一起。
时间像被吞进鱼腹中的秤砣一样黑暗而又沉重。
　　“肚子饿到这步田地可是头一遭。
”妻子说，“这是不是跟结婚有什么关系？
”　　我说不知道，或许有关系，或许没有也未可知。
　　妻子再次去厨房严格搜查食物的残渣断片。
这时间里我又从小艇上探起身俯视海底火山的顶。
环绕小艇的海水是那样的透明，以至把我的心弄得十分凄惶不安，就像心窝深处活活生出一个空洞，
一个既无出口又无入口的纯粹的空洞。
这种无可名状的体内失落感——实实在在的不实在感——有点恍若登临尖形高塔顶端时所感到的近乎
麻痹的恐怖。
空腹居然同登高的恐怖有相通之处，可谓一大新的发现。
　　想到以往一度有过的同样体验也正是在这种时候。
那时我也同样像现在这般饥不可耐。
那是——　　“抢面包店的时候，”我不由脱口而出。
　　“抢面包店？
怎么回事？
”妻子赶紧发问。
　　于是，我开始了对面包事件的回忆。
　　“很久很久以前抢过一次面包店。
”我对妻子解释道，“既不是很大的面包店，又不是有名的面包店，味道既不十分可口，又并非难以
下咽，不过是一家随处可见的普普通通的街头小店，位于商店街的正中，店很小，一个老伯一个人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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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卖。
上午烤好的面包卖完后，接着就关门了。
”　　“何苦非挑那么一家不起眼的面包店去抢呢？
”妻子问。
　　“没有必要抢大型面包店嘛！
我们所要的无非是满足我们肚皮需要那么些数量的面包，又不是要去抢钱。
我们只是袭击者，而不是强盗。
”　　“我们！
”妻子问，“我们指谁？
”　　“那时我有搭档来着。
”我加以说明，“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我们两人都一贫如洗，甚至刷牙粉都买不起，吃的当然是有上顿没下顿。
因此当时我们为弄到食物着实干了不少愚蠢透顶的事，抢面包店就是其中一件⋯⋯”　　“我可是不
好明白。
”妻子说着，目不转睛地盯住我的脸，那眼神竟同搜寻黎明天幕中光色淡然的星斗无异。
“为什么偏干那种勾当？
干嘛不去做工？
只消稍微打点零工，买面包那几个钱不就挣出来了？
怎么想都是这样来得方便，同什么抢面包店相比。
”　　“人家懒得做什么工嘛！
”我说，“这点实在再明白不过。
”　　“可你眼下不是在好端端地做工吗？
”妻子道。
　　我点下头，呷了一口啤酒，抬起手腕，用其内侧擦了擦眼皮。
几听落肚的啤酒正招来睡意，那睡意犹如柔和的稀泥渗进我的意识之中，而同空腹相持不下。
　　“时代不同，空气不同，人的想法也随之不同。
”我说，“不过，差不多也该睡了吧？
两人都得起早咧。
”　　“半点也不困，再说很想听你讲抢面包的事儿。
”妻子坚持道。
　　“没什么好听的。
”我说，“至少不像你所期待的那么有趣，又没什么时髦的演技。
”　　“抢成功了？
”　　事既至此，我只好扯下另一听啤酒的易拉环。
妻子这人的性格，无论听什么，一旦听个开头，就非听到末尾不可。
　　“可以说成功，也可以说不成功。
”我说，“总之我们算是把面包心满意足地弄到手了，但作为抢劫却不能成立。
因为，在我们即将下手抢之前，店主人把面包送给了我们。
”　　“白给？
”　　“白给倒不是，这也正是一两句活说不清的地方。
”我摇了摇头，“面包店主人是个古典音乐的狂热爱好者，那时店里正巧在放瓦格纳的序曲集。
他跟我们讨价还价，说只要我们老老实实地把那张唱片一直听完，就允许我们只管把面包拿个够。
我便和同伴就此商量，并且得出这样的结论：光是听听音乐倒也未尝不可。
因为这算不得纯粹意义上的劳动，而且又无损任何人的自尊心。
这么着，我们就把菜刀和小刀塞进宽底旅行包里，坐在椅子上同店主人一起听了《汤豪舍》和《漂泊
的荷兰人》的序曲。
”　　“就那么得的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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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们把店里的一堆面包收进旅行包拿回，一连吃了四五天。
”说着，我又呷了一口啤酒。
睡意如同海底地震掀起的无声波涛一般缓缓摇晃着我的小艇。
　　“当然我们是达到了预期目的，把面包弄到手了。
”我继续道，“不过这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所谓犯罪，不过是一种交换。
就是说，我们听瓦格纳，作为报偿而得到面包。
即使从法律角度分析也类似一种交易。
”　　“可是听瓦格纳算不得劳动。
”妻子说。
　　“不错。
”我说，“要是当时店主人叫我们刷碟洗碗或擦窗玻璃，我们肯定断然拒绝，干脆一抢了之。
但店主人没有那样要求，而仅仅希望我们听瓦格纳的唱片集。
结果使得我和同伴一时间狼狈不堪。
不用说，我们根本就没想到会冒出一个什么瓦格纳，那简直就是套在我们头上的紧箍咒。
如今想来，当初悔不该听他那个什么提案，而索性按预定方针用刀子吓昏那个家伙把面包一举抢走完
事。
那样一来，就该没有任何问题了。
”　　“出了什么问题不成？
”　　我又用手腕的内侧擦了擦眼皮。
　　“是的。
”我回答，“不过也不是看上去有形有影的具体问题，只是说很多事情都以那次事件为分水岭而发生
了缓慢的变化。
并且一旦变化之后，便再也无可挽回。
结果，我返回大学顺利毕业出来，一边在法律事务所工作，一边准备参加司法考试。
同时认识了你，结了婚。
再也不想去抢面包店了。
”　　“这就完了？
”　　“嗯，如此而已。
”说着，我继续喝罐里的啤酒，于是六听啤酒全部告罄，剩下来的只有烟灰缸里宛如美人鱼身上剥落
的鳞片似的六个拉环。
　　这显然是说并非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
看起来形影俱在的具体情况不知不觉之问已经确凿无误地发生了，但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向她谈什么。
　　“你那同伴现在怎样？
”妻子问。
　　“不晓得。
”我答道，“那以后因为一点小事我们分开了。
一直没再见过，也不晓得现在做什么。
”　　妻子默然良久。
我想她很可能从我的口气里感觉出了某种暖昧的意味，但她到底没有就此深究下去。
　　“可是，你们分手的直接原因，是那次面包事件PB？
”　　“或许。
我们从那次事件中受到的打击要比表面上的强烈得、多，我想。
那以后一连好几天我们都在谈论面包同瓦格纳的相互关系，就是说我们做出的选择是否真的正确，但
终究没得出结论。
仔细想来，应该说是正确的选择。
因为任何人也没受到伤害，每个人都各自有所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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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店主人——他何以那样做倒是至今也无法理解，但毕竟——为瓦格纳做了宣传，我们得以用面包
填满了肚皮。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觉得里边存在着某种严重的错误。
这种谬误给我们的生活投下了阴影，而其原理并不为我们所知。
我之所以使用紧箍咒这一字眼，其缘由即在这里。
那是不容有任何怀疑余地的紧箍咒。
”　　“那紧箍咒已经消失了吧，从你们两人头上？
”　　我用烟灰缸里的六个易拉环做成一个手镯大小的铝圈。
　　“这我也不明白。
世上似乎每处都有为数相当不少的紧箍咒，至于哪件糟糕事是由哪个紧箍咒引起的，这很难分辨清楚
。
”　　“不，不是那样的。
”妻子定定地注视着我的眼睛说，“好好想想就会明白。
再说，只要你不自己动手来解除那个紧箍咒，它就要像虫牙一样一直把你折磨到死。
不光你，还包括我。
”　　“你？
”　　“现在我是你的同伴嘛。
”她说，“例如我们现在感觉到的饥饿就是证据。
结婚之前，我从来没有领教过这么厉害的饿肚子滋味，一次也没有过。
你不觉得这很反常？
肯定是套在你头上的紧箍咒连我也裹了进去。
”　　我点下头，把做成铝圈的易拉环重新分解开来，放回烟灰缸。
我不很清楚她说的是否果真那样，但经她这么一说，我也隐约觉得未尝没有可能。
　　稍顷，一度遁往意识外围的饥饿感又卷土重来，而且愈演愈烈，以致脑芯都痛不可耐。
胃的底部一发生痉挛，其震颤就通过离合器金属丝传到头颅中央。
看来我的体内交织着各种复杂的机能。
　　我又把目光转向海底火山。
海的透明度比刚才还要纯，若不注意，几乎发现不了其间水的存在，小艇俨然在没有任何载体的空中
飘浮，其底下清晰得甚至连一颗小石子都伸手可取。
　　“和你一起生活才半个月，可我一直感觉身边有某种紧箍咒存在。
”她紧紧盯着我的脸，左右两手在桌面上交叉着。
“当然，在听你讲起之前我搞不清那就是紧箍咒，但现在已经清楚了。
你是在被诅咒。
”　　“你觉得那紧箍咒是怎么一种东西？
”我问。
　　“好像是多年没洗过的挂满灰尘的窗帘从天花板上直垂下来似的。
”　　“那不是紧箍咒，大概是我本人。
”我笑道。
　　她没有笑。
　　“不是，我清楚得很，不是的。
”　　“假如像你说的，果真是紧箍咒的话，”我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
”　　“再抢一次面包店，而且立即行动。
”她斩钉截铁，“此外别无解除紧箍咒的方法。
”　　“立即行动？
”我反问。
　　“嗯，立即，趁这一饥饿感还在持续。
没如愿的事马上让它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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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这深更半夜面包店会营业吗？
”　　“找就是。
”妻子说，“东京城这么大，一两家通宵开门的面包店肯定能有的。
”　　我和妻子驾驶半新不旧的丰田车，在凌晨两点半的东京街头转来转去，希望找出一家面包店来
。
我握着方向盘，妻子坐在助手席上，将肉食鸟一般锐利的视线扫向道路两侧。
一挺雷明顿自动火药枪如同一条僵挺而细长的鱼躺在后座上。
妻子身披风衣，备用铅弹在衣袋里哗啦哗啦地发出于涩的响声，车头小隔箱里放着两枚滑雪面罩。
至于妻子何以有火药枪，我却忖度不出。
面罩也是如此，我也罢她也罢从来未曾滑过什么雪。
而她对此没有一一解释，我也没有质问，只是觉得婚姻生活总有点叫人摸不着头脑。
　　问题是，尽管这套装备可谓精良之至，但我们到底未能找到一家通宵营业的面包店。
我们沿着晚问空荡荡的公路，从代代木开到新宿，又驱车转到四谷、赤坂、青山、广尾、六本木、代
官山、涩谷。
深夜的东京，各色人等和各类店铺自是见到不少，唯独面包店却踪影全无，深更半夜里人家根本就不
烤面包。
　　路上，我们两次碰上了警察的巡逻车。
一辆在路旁一动不动地俯身停住，另一辆以较为缓慢的速度从背后追过我们。
每当这时，我的腋下便沁出汗来。
妻子则对此不屑一顾，只是全神贯注地搜寻面包店的所在。
每次她改变身体角度，口袋里的铅弹便发出枕芯中芥麦壳一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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